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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１９４７年门人刘虎生、周通旦等于熊先生家乡谋印先生著作，名之曰

“十力丛书”。盖先生亲定名焉。丛书原拟印先生前期主要著作，因赀

力不继，仅印出《新唯识论》语体本及《十力语要》各千部。先生晚年自

筹付印《与友人论张江陵》《原儒》《体用论》《乾坤衍》诸书，亦以十力丛书

为名，显见先生续成之意。然亦止成数百部以便保存而已。今汇集出

版先生前后期主要著作，成为一完整系列，仍决定沿用十力丛书之名，

亦为完成先生夙愿云。

本丛书编辑体例如下：

一、采用简体横排，以广流传。

二、以原始或原校较精之版本为底本，并参考其他版本点校。

三、依熊先生原文之句读，重施标点。通假字保留；异体字酌改为

通行字；凡显系手民误植者，径改不出校记。

四、引文约引、节引或文字与出典稍有出入处，一般保持原貌；与出

典差异较大者，予以说明。引文或正文少数缺略的内容有必要补出者，

补入文字加［］。原版个别无法辨识的文字以□示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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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：读熊十力札记

王元化

小　　引

十力丛书单行本即将陆续出版，嘱我写序，我因年老体衰，

只得请明心助我将过去写的有关文字辑录在一起，以介绍我对

先生学术思想的粗浅理解。我虽有三年光景向先生问学求教，

但还不能算是先生的及门弟子，如今先生的高足都已谢世，故这

项工作只得由我来做了。

一

一九六二年秋，我持韦卓民先生介绍信，往淮海中路二〇六

八号拜见十力先生。去前，卓民先生嘱告：“近年来，十力先生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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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来访，他脾气古怪，不知见不见你。”当我走上公寓西侧一座黄

色小楼，在十力先生门上看到贴着一张信笺，纸已褪色，字墨尚

浓。大意说，本人年老体衰，请勿来访。其中说到自己的身体情

况十分具体，记得有面赤、气亏、虚火上延之类的话。

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了几下门，开门的是一位六十上

下的人。这就是当时正为他誊写《乾坤衍》的封先生。他把我延

至客厅，即持介绍信入里间。等候了二三分钟，十力先生从隔壁

走来。他的身材瘦弱，精神矍铄，双目奕奕有神，留有胡须，已全

白，未蓄发，平顶头，穿的是老式裤褂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，他询

问我在何处工作，读什么书等等。这天他的心情很好。他的态

度柔和，言谈也极儒雅，声调甚至近于细弱。当时我几乎与人断

绝往来，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很孤独。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

力量，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，这使

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。这种感觉似

乎来得突兀，但我相信它。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，我从未谈过

自己的遭遇，他也从未询问过。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，我才从他

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，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

处境十分清楚，并且曾为之唏嘘。

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《熊十力二三事》

二

我是从我个人接触来谈自己的感受，我并不想以此推翻别

唯识学概论　因明大疏删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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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说法，如说十力先生性格怪僻，脾气不好等等。平心生前

就向我提到一些事，我想他说的是事实。十力先生自己也向我

讲过，他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时和马一浮发生的一次争吵，尽

管他们是相契的朋友，马一浮还曾以蠲叟别号为他所撰的《佛

家名相通释》签署，为《新唯识论》写序。十力先生师友弟子多

称他性格狂放，意气自雄，认为他具有一种慑服人的气概。他

在自己著作上署名“黄冈熊十力造”，颇引起一些议论，因为在

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，据传他也曾经自称

“熊十力菩萨”。他在论学时往往意气风发，情不自禁。有一次

他与张东荪论学，谈得兴起，一掌拍在张的肩上，张逡巡后退。

诸如此类传说，不一而足，使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羁

的古怪人物。但他也有亲切柔和、平易近人的一面，大概由于

太平凡罢，很少为人述及。我以为不揭示这方面，就难以显示

他的完整人格。

我经十力先生允诺后，几乎每周走访一次。他身上有些神

秘的东西。他在著作中曾记述，民国六年，他自武昌赴荆襄，参

与守军独立。事败，辗转军中，七年入粤。一日午睡，忽梦他的

五弟继刚陈尸在床，他不禁抚遗体痛哭，醒而泪痕犹湿。后离军

返乡，始知五弟确已去世。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，不能尽以变

态心理去说明。我探访他不久，有一次，他很认真地给我看相，

可能他把这当作识人的一种方法。我觉得他的神秘主义是和儒

家思想有距离的。

我曾向他请教佛学，这时他已由佛入儒。在他起居室内，有

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。一居中，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，上书

序：读熊十力札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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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之位。一在右，从墙头往下贴，上书阳明先生。一在左，也

从墙头往下贴，上书船山先生。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：“你学佛

学做什么？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。”据我当时理解，他并不是非

薄佛学，而是对我这种学不干时的态度有所感慨。但他是随和

的，同意我向他请教，并约定用通信方式笔谈。

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《熊十力二三事》

三

十力先生在六十年代初，自称晚年已由佛入儒，对于阳明、

船山二王之学，最为服膺。那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，他在写给我

的一首诗中曾说到自己“衰来停著述，只此不无憾”。其实当时

他并未停止写作。我每次去看他，都在他的书桌上见到一叠叠

经过大量涂抹删改的稿纸。这就是后来由中国科学院影印出版

的《乾坤衍》。我认识他以前，还在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见到正

在发售的他的另一部著作《原儒》。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儒学的。

他的佛学著作是早年写的，解放后似乎并未重印过。依我的浅

见，他可以算得上是“五四”后老一代佛学专家中屈指可数的几

位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和汤用彤先生交谊颇厚，两人都以佛学名

家。汤著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曾引十力先生就鸠摩罗什赠

慧远偈所作的诠释。我不知道此文见于十力先生何书，曾请问

过他。据他说，这段文字不是引自他的著作，而是应汤先生所请

托，为汤先生所写的。从这件事来看，可见汤先生对他的佛学造

唯识学概论　因明大疏删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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诣是很器重的。

摘自一九七九年所写《记熊十力》

四

十力先生曾惠赠我战前由北大出版的《佛家名相通释》上下

二册。书已陈旧，上面还有他用朱笔写的“仲光读本”四字。书

中有两处眉批，大概是他准备增订的地方。现抄录如下：

上卷六十四页反面“无为法”，引《大智度论》，上有墨批：“无

为相者，无相之相，此实在无形无象，虽现为有为，而不可谓无为

之相，即是有为。比如水成冰，冰相坚固，不可说水相即是冰。”

上卷七十六页“四谛”条，释“集谛”义原注“三界”一段文字，

末句“一切烦恼及业，能为感苦之因，故说名集”。以朱笔加重点

线，并于上端朱批：“感括一切苦果。”

书中另有一笺，墨笔书写，大概是作为以后改订之用：

第八行，至第九行。“法相是无着学，唯识是世亲学”二

句，今改云：法相广博，盖自无着开基。（法相学，广分别一

切法。平列而谈，无着是其开宗大哲也。其根本大典曰《瑜

伽师地论》，亦称《大论》。）唯识谨严，独幸世亲克荷。（世亲

初治小乘学，后承其兄无着之教，舍小入大，著《百法》，成

《唯》等论，以一切法摄归唯识。法相之学，至是而系统谨

严，是克担荷无着之业也。宜黄欧阳大师，以法相、唯识分

序：读熊十力札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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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二宗，余未敢从，说见《新唯识论》附录。）

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《熊十力二三事》

五

读了《佛家名相通释》，使我深受教益。诚如先生在志其缘

起的序中所云：“疏释名相，提挈纲领，使玄关有钥，而智炬增

明。”我对先生近于魏晋风骨、清新洒脱、机应自然的文字风格尤

为服膺，书中警句至今尚可背诵。我曾向十力先生谈到自己的

读后心得，认为书中所揭示的分析与综会，踏实与凌空，四者兼

顾而不可偏废，诚为读书要诠。我向他背诵了书中的话：“吾常

求此于人，杳然无遇，慨此甘露，知饮者希，孤怀寥寂，谁与为

论。”十力先生听我说着，不禁颔首微笑，表示了他的高兴。十力

先生曾向我讲述他治佛学的艰苦，面对浩如烟海的内典，茫然无

所措手足。曾有一个时期，他埋头在明人的疏记中，废寝忘食，

而所获甚微。他说这些话无非鼓励我勤奋好学，但我由于怠惰

荒疏，终未入门，深感愧疚。

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《熊十力二三事》

唯识学概论　因明大疏删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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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《佛家名相通释》中提出今日治哲学者，于中国、印度、西洋

三方面必不可偏废。作者认为“佛家于内心之照察，与人生之体

验，宇宙之解析，真理之照会，皆有其独到处。即其注重逻辑之

精神，于中土所偏，尤堪匡救”。这段话也许说得过头了一点。

事实上，自先秦起，我国古代就已涌现出大批名辩思想家，如邓

析、宋钘、尹文、彭蒙、慎到、尸佼、兒说、田巴、惠施、公孙龙，至

《墨辩》更为发扬光大，不能说我国没有逻辑学的传统。黑格尔

《哲学史讲演录》独标中国史学，而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则不免粗

疏浅陋。这不是公允的意见。不过，我们也应该承认，自佛法东

来，印度梵典的重逻辑精神，特别是在理论的体系化或系统化方

面，确实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这里可举一例说明，六朝

前，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有散篇，没有一部系统严密的专著。直到
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问世，才出现了第一部有着完整体系的理论著

作，从而章学诚称之为“勒为成书之初祖”。刘勰精于佛法，在重

逻辑精神上不能不说是受到梵典的一定影响。目前我们出版的

文学史还很少涉及中外文化交流这一领域。甚至缩小一点范围

来讲，连佛书流入中土后所形成译业宏富的翻译文学，至今也很

少有人注意。

书中论到佛学的特点。作者以为：“以今哲学上术语言之，

不妨说为心理主义。所谓心理主义，非谓是心理学，乃谓其哲学

从心理学出发故。”接着，作者从宇宙论、人生论、本体论、认识论

四个方面加以剖析，并作结语说：“吾以为言哲学者，果欲离戏论

序：读熊十力札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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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得真理，则佛家在认识论上，尽有特别贡献。”十力先生申明自

己整理佛学所遵守的原则是“根底无易其固，而裁断必出于己”。

这句话很重要。今天我们剖析佛学，一方面应切忌简单化的一

笔抹煞，单是斥责它的迷信虚妄蠹国殃民，从而把历史上出现的

这一有着深远影响的学说或思潮看成一无所是全盘错误的陈

迹。另方面也应切忌简单化的生吞活剥，没有切实理会其来历，

便望文生义，逞臆妄说，只是在行文中徒有其表地点缀着一些新

名词、新术语，而对于探究佛书的真面目却毫无裨益。……

摘自一九七九年所写《记熊十力》

七

书中曾谈到读书之要。且撮录两条如下：

凡读书，不可求快，而读佛家书，尤须沉潜往复，从容含

玩，否则必难悟入。吾常言，学人所以少深造者，即由读书

喜为涉猎，不务精探之故。

贪多求快几乎为读书界的通病，甚至不少从事研究工作

的人也难免此弊。我接触过一些青年，大抵平时并不精研原

典，一旦提笔作文，就临时抱佛脚，仓促翻阅经典著作，不顾时

间、地点、条件，也不问上下文的文义，各取所需，为我所用。倘

要扭转此种不良学风，首在改变不求甚解、囫囵吞枣的读书习

唯识学概论　因明大疏删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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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。作者所谓“沉潜往复，从容含玩”这八个字正可作为读书的

良箴。

再如谈到精读的方法：

每读一次，于所未详，必谨缺疑，而无放失。缺疑者，其

疑问常在心头，故乃触处求解。若所不知，即便放失，则终

其身为盲人矣。

能不能做到“必谨缺疑，而无放失”，就是在读书上知难而退

还是知难而进的分界线。读书可以作为一种消遣，但目的还在

学习。作为专业学习对象的精读书，都应一遍又一遍地读下去，

否则就不能吃透其中容易一眼滑过的重要内容。精读之要，首

在必谨缺疑，使读不懂、吃不透的疑问常在心头。而解决疑难的

办法即在“触处求解”。这四个字说的不仅是反复思量，查阅有

关参考书，并且也包括把问题和实际联系起来去追究，去推敲，

以便使书中窒碍皆去，脱尔神解。

摘自一九七九年所写《记熊十力》

八

十力先生学宗二王，现被尊为新儒学开宗大师。但他并不

只重义理，而是兼综踏实与凌空二义。据先生所下定义，所谓踏

实者，乃“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，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，始能一

序：读熊十力札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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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得其实解。若只随文生解，不曾切实理会其来历，是则浮泛不

实，为学大忌”。所谓凌空者，乃“掷下书无佛说，无世间种种说，

亦无己意可说。其唯于一切相，都无取著，脱尔神解，机应自然，

心无所得，而真理昭然现前”。这见解倘加细玩，必得读书之要

领。我觉得，十力先生在治学方面所揭橥的原则“根底无易其

固，而裁断必出于己”，最为精审。我自向先生请教以来，对此宗

旨拳拳服膺，力求贯彻于自己治学中。自然能否达到是另一问

题，我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十力先生治学似较偏重颖脱超越一

路，而对某些小节则不大注意。我曾向他请教禅法中的四等义，

他可能年老记忆衰退，一时未能答对。在考据训诂方面，十力先

生常遭非议，人说他辨真伪多出臆断，任意改变古训，增字解经。

这些评骘出自对他诚服崇敬的同辈或友人，不能说没有一些道

理。他重六经注我、离识无境之义，于现代诠释学或有某种暗

合，可能会受到赞扬。但我以为训解前人著作，应依原本，揭其

底蕴，得其旨要，而不可强古人以从己意，用引申义来代替。我

并不反对注释者根据自己的时代经验，以今度古，作出价值判

断。这在阐述古人著作时，甚至是不可或缺的。但原义的底蕴

与注释者所揭示的义蕴，二者不可混淆。余英时先生曾以

ｍｅａｉｎｇ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说明其间区别，是十分确切的。我觉得十

力先生所立的原则，即“根底无易其固，而裁断必出于己”，是精

辟的，可惜他在实践方面未能贯彻始终。不过，他对佛书的领

悟，确有十分出色的地方，往往迥拔群伦，自成一家之言。他用

心理主义去阐释法相宗，就是一例。他所谓心理主义并不就是

心理学，乃是说其哲学是从心理学出发。他从宇宙论（三界唯

唯识学概论　因明大疏删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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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万法唯识）、人生论（以此心舍染得净，转识成智，离苦得乐）、

本体论（即心是涅槃）、认识论（自心起执相貌，故初假寻思，而终

于心行路绝，由慧解析，知其无实，渐入观行，冥契真理）去阐释

佛法。这些阐发给我极大启迪。

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《熊十力二三事》

九

先生所服膺的二王之学，我没有好好钻研，不敢妄议。我只

能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看法。十力先生早岁忿詈孔子，中期

疑佛，最后归宗大易。他曾对龙树的大雄大勇、无所不破的精神

深表敬服。由佛入儒后，一反以往，以大易立人极之旨对此加以

批驳。他恪遵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之义，演大易翕成变

之论，从而构成一完整的思想体系。我以为，不论他的哲学经过

怎样的发展与变化，其核心仍在“本心”这一概念。有的学者认

为，十力先生的《体用论》出，乃一大转变。由于他的《体用论》有

摄体归用、万物真实之旨，于是说他“接近于唯物论”。但是，细

察十力先生本心说之根柢，则不得不承认贺麟辨析《明心》章之

明澈。贺评写于一九四七年，至今读来，仍觉深邃有据。十力先

生所谓本心，即仁，即生生不息、凝成众物而不物化、新新不已的

“绝对本体”。这个刚健的本体（或本心）之显现，如贺氏所说，

“有其摄聚而成形象的动势，名曰翕；有其刚健而不物化的势用，

名曰。所谓心物即是翕两种势力或过程”。一一翕，恒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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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已。心与物交参互涵，不可分而为二，而是一个整体的相反相

成的两个方面。十力先生既不承认唯物论，也不承认唯心论。

贺氏称他为泛心论者，庶几近之。他认为有物即有心，纵使在洪

荒时代，心的势用即随物而潜在。体用一如，心物不二，这就是

十力先生哲学的真谛。他不墨守二王之学，而有所发展。他参

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，而有所批判。他的哲学是称得上为一

家之言的。以上理解不知是否恰当，我以为这方面的研究尚待

深入。

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《熊十力二三事》

十

十力先生自居儒家，他像宋明儒者一样，泛滥于佛老，返求

于六经。他自称其学为“玄学”，这并非一时兴到之语。十力先

生七十寿辰时，马一浮赠诗有“萧山孤寺忆谈玄”。直到暮年，他

对庄子兴趣未减。他给我来信时皆书斋名漆园，或漆园老人。

他这样偏爱庄子，我想可借用他论张江陵的一句话：“以出世态

度做入世学问”来阐明。他虽然最不喜六朝清谈名士，但从生活

上来看，我觉得他颇有魏晋人的通脱旷达风度。有一次，我去访

问他，他正在沐浴，我坐在外间，可是他要我进去，他就赤身坐在

澡盆里和我谈话。他不是性格深沉内向的人。他的感情丰富，

面部常有感情流露，没有儒者那种居恭色庄的修身涵养。卓民

先生说，这次沪上相会，一见面他就号啕大哭，使卓民先生深觉

唯识学概论　因明大疏删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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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安。最后几年，他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，都经受着老年

人才有的痛苦的折磨。他和我谈到自己的消化不良，常常便秘，

成为他天天发愁的事。他未装义齿，无法咀嚼，由封先生为他煮

一点烂面软饭，生活上照料得并不好。他向我说，离京前原想入

川，可是董老劝他说：“年老了，还是和儿子住在一起好。”所以

他到上海来了。世菩、承厚贤伉俪住处并不宽敞，条件也差。十

力先生为了坚持写作，住在淮海中路寓所，有五间房屋，可是亲

人都有工作，不能来照料了。我是在“文革”风暴前夕，最后见到

他的。“文革”开始，就此音讯隔绝。一九七九年底我才平反，听

到他的去世消息，已经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十一年了。

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写《熊十力二三事》

十一

十力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《明心篇》，对孟子曾有微

词。我不想为他的以大同反小康思想作辩解，但我认为他把孟

子所主张的以圣王治天下称为“谬想”，是含有反对专制主义深

意的。孟有胜于孔处，也有不及孔处。孔子有攻乎异端之说，但

他毕竟主张和而不同，这就比孟子不息不著的激切说法显得宽

容了。

摘自一九九二年所写《〈思辨发微〉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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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

（一月十五日）清晨骤寒，降至十度以下。日出后，风力稍

减。《明心篇》批释氏日损之学云，佛以贫为惑者，“其实彼所谓

惑，尽有不必是惑”。此语精审，极是。熊氏谓佛氏一切修行德

用均为对治一切惑而设。又引《大学》，言修齐治平一段有五欲

字，并释孟子所欲所恶，以申明所欲毕聚，人道大畅之旨。但又

称孟子仍守小康，以圣王治天下为谬想。

（十月十八日）晴。熊氏文章重逻辑，思辨性强，善用比，足

征晚年仍受佛家文风影响。唯笔力渐衰，不及《通释》精

练。……其文凡探寻幽深处皆写得好，一入伦理之域，则不免平

庸陈旧。如所作义利之辨，公私之辨，理欲之辨皆属此类。

（一月十九日）晴。……熊氏所说的反己体认即儒家之内在

超越。所谓仁心无一毫私意掺杂，实与尚同去私传统思维无异。

熊氏称佛为反人生对抗。又称僧肇深于老庄，谓其栖神累冥之

方不能破除冥相。其称顾亭林虚己服善之语颇可采。又称：“小

己之私欲，莫大于贪财。”

（一月二十日）晴。……《明心篇》颂庄子语颇多。如称“其

思深微，其识高远，肤学之徒，或疑庄子反对科学，是犹大鹏升云

霄而览六合，小鸟卑视于薮泽，不信大鹏之所见也”。此可用来

评关锋之说。熊氏记惠庄关系极动人，令人心胸豁然。

（一月二十一日）晨阴冷。读熊氏书使人引发出一种精神力

量，此近人著作所无也。

摘自一九九二年冬客居南粤时所写日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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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

近读《十力语要》，其中有些话虽针对当时，却也适用于今

日。如称：“知识之败，慕浮名而不务潜修。品节之败，慕虚荣而

不甘枯淡。”这是指一些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，……袭取

外人的皮毛，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，从而渐渐失去了

“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”。

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《〈思辨随笔〉序》

十四

唯新唯洋是从的风气与四十年来教条主义的感染不无

关系。教条主义与趋新猎奇之风看起来相反，实则相成。两者皆

依傍权威，援经典以自重，而放弃自己独立见解。沿习既久，

惰性已成，个性日丧，创造力终于斫伤尽净。殆至无权威依傍

时，则不能创一说立一论，沉迷其中，而不知自省。十力先生《尊

闻录》批赶时髦者说：“不知而信之，惊于其声誉，震于其权威，炫

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展转传说。……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

力量，决不肯求真知。”他从而提倡一种“孤往”或“孤冷”精神。

他说：“凡有志根本学术者，当有孤往精神。”“人谓我孤冷，吾以

为不孤冷到极度，不堪与世和谐。”…… 清自乾嘉后，陈澧、朱一

新辈，曾着力阐述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，倡导一种优良学风，但

均为人所忽略。当时学术界偏重政治之改革，无暇顾及学术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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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问题。康梁严复诸人，变法维新之书，世相争阅。陈澧、朱一

新之论虽精，但风尚所偏，终为所掩。殊不知学风影响世风，从

而会对政治发生相当大的作用。学术思想和政治并不是无

关的。

摘自一九九四年所写《孤往精神》

十五

我深深服膺十力先生所言：不萌自足之念和不挟标榜之私

的学风。他曾特别揭出“虚己服善”这四个字，以为亭林、船山诸

老遗范可师。十力先生的放达性格最易被人误解，以为他是那

种意图一手推倒天下豪杰的妄自尊大者。可是读了上面那些

话，谁还能这样去看待他呢？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，常以自己

的至情与作者精神相冥会。如他读庄，曾就《天下》所叙，称惠施

应黄缭之问，遍及万物而不休，乃是一大科学家。他看出庄子描

写惠子博学之神趣是极详尽、极生动的。又称，庄子责惠施的逐

物之学，只在其不知反己，而并不在其所阐发的科学思想。这实

是高远之见，为肤学者所不能道。我尤其赞赏他论庄惠关系的

几句话：“二人学术不同，卒成至友，博学知服，后人无此懿德

也。”的确，学术界似乎尚缺乏这种气量与风度。我谨记这几句

话，为的是鞭策自己不忘涤除逞强好胜之风。

摘自一九九二年所写《〈思辨发微〉序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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